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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质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碳资源之一，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方面扮演着重要作

用。 生物质热解是一项极具前景的生物质利用技术，其中热解形成的生物油有望取代传统化石

能源，用于生产高值燃料或化学品。 然而，生物质热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该过程及热解产

物分布受诸多因素影响。 因此，发展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对指导热解工艺生产十分重要。 动

力学模型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热解过程中所涉及的物理化学变化，还可以预测热解反应速率及

主要产物分布。 早期构建的全局动力学模型为热解机理的理解与更详细模型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随着生物质热解的主要研究目标由最大化生物油产量转变为最大化高附加值化学品产量，
包含更多热解机理信息和可预测更多单个产物产率的半详细和详细动力学模型开始出现。 主要

介绍了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的研究现状，将动力学模型分为全局模型、半详细模型和详细模

型，并对未来生物质热解动力学研究及详细模型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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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造成了气候变化和水体污

染等环境问题。 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 ＣＯ２ 是导致

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碳达峰”和“碳中

和”背景下，除了优化现有工业技术来减少碳排

放，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

赖也变得越来越紧迫［１］。 生物质能作为一种碳中

性能源将在新的能源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

素和木质素组成。 生物质的主要利用形式有物理

转化（如固体成型燃料和压榨植物油）、生物转化

（如发酵制备乙醇或沼气）和热化学转化（直接燃

烧、气化、热解和液化） ［２］。 其中，生物质热解具有

反应速率快、与现有石化装置兼容性好、产品附加

值高等特点，是一项极具应用前景的技术［３］。 生

物质热解是在缺氧和高温（通常为 ４００ ～ ８００ ℃）
条件下将生物质原料转化为生物油的过程，同时

也伴随少量气体和焦炭的生成［４］。 根据加热速率

的不同，热解主要分为慢速热解（约 １０ ℃ ／ ｍｉｎ）和
快速热解（１０～２００ ℃ ／ ｓ），少数文献也报道了中速

热解（１０～５００ ℃ ／ ｍｉｎ）和闪速热解（＞２００ ℃ ／ ｓ） ［５］。
慢速热解主要用于生产生物炭，因为较低的加热

速率和较长的热解时间有利于初级产物进行二次

反应形成生物炭。 生物炭在催化剂、吸附剂、电容

器等材料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６］。 相比之

下，快速热解主要用于生产生物油。 为了最大限

度地提高生物油产率，快速热解通常需要粒径较

小的生物质颗粒（＜３ ｍｍ）以实现高加热速率和快

速脱除挥发分，控制停留时间（＜２ ｓ）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二次反应， 以及合适的热解温度 （ 约

５００ ℃） ［７］。
热解产生的生物油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

括水、酚类化合物、呋喃、糖、低分子量有机物（如
乙酸），以及大分子低聚物（如纤维素衍生的脱水

低聚糖和木质素衍生的低聚物）等［８］。 生物油有

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潜力，可作为原料用于生产

高值燃料或化学品［９］。 当用作发动机燃料时，考
虑到生物油的高含氧量导致的稳定性低、热值低

等缺点，需要对其进行脱氧升级处理。 催化裂解

和加氢脱氧是 ２ 种主要的升级方法，可与热解过

程同步进行，也可在热解后对生物油进行再升

级［９］。 当用作生产特殊化学品的原料时，主要障

碍在于热解生物油组分的复杂性和单一组分的低

含量，这意味着后续分离与纯化的成本较高［１０］。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加拿大和北欧已经建成了 ６
座不同规模的商业化生物质热解工厂，其产能总

共为 ２ ～ ４ ＰＪ ／ ａ［１１］。 例如，在 ２０２１ 年投产的瑞典

Ｐｙｒｏｃｅｌｌ 工厂，每年将大约 ３．５ 万 ～４．０ 万 ｔ 的锯木

残渣转化为生物油，为汽车提供动力［１２］。 然而这

些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热解生物油的需求。 根据

最近研究结果和《可再生能源指令Ⅱ》的目标，热
解生物油目前仅占欧盟生物燃料市场份额的

１０％，其潜在需求高达约 １２ ＰＪ ／ ａ，这相当于约 ５０
个产能为 ２４０ ＴＪ ／ ａ 的热解工厂［１１］。 当前，对生物

质热解机理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这是制约该技术

发展与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提高生物油中

目标产物的产量，而不是简单地最大化生物油产

量，越来越受到关注。 因此，了解如何控制热解产

物的分布是关键。
生物质热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化学过程，主

要在于生物质组分和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热解过

程的多相性［１３］。 影响热解产物分布的因素很多，
包括原料种类、热解温度、催化剂、停留时间、加热

速率、反应器类型等。 研究这些因素对整个生物

质（或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热解行为影响的

文献不胜枚举。 例如，富含纤维素的生物质热解

可产生更多的生物油；富含半纤维素的生物质产

生更多的气体；富含木质素的生物质产生更多的

生物炭［１４］。 类似研究对于理解生物质的热解机

理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优化热解产物分布，特别

是提高某个高附加值化学品产量的指导意义不

足。 基于此，生物质模型化合物被广泛用来研究

分子水平的热解化学，进而揭示热解过程中重要

的基元反应。 例如，ＣＨＯＩ 等［１５］ 用实验和计算化

学的方法研究了木质素二聚体的热解，结果表明

协同逆烯反应和 Ｃ—Ｏ 键均裂反应是木质素初始

热解的主要反应。 进一步地，ＫＩＭ 等［１６］ 研究了含

甲氧基的木质素二聚体的热解，发现苯环上甲氧

基的存在促进了 Ｃ—Ｏ 键均裂反应，并显著促进

了低聚反应。
随着生物质热解机理研究的深入，热解动力

学模型逐步发展，主要包括 ３ 种模型：全局模型、
半详细模型以及详细模型。 动力学模型包含了重

要的热解机理信息，可以对主要热解产物的分布

进行预测，是优化热解工艺的重要参考依据［１７］。
文献中最常见的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是全局模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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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括一步模型、多步连续模型等（详见第 ２ 章

节）。 随着近 ２０ 年热解实验技术和计算化学的快

速发展，生物质热解过程中必要的基元反应被逐

步揭示，构建半详细及详细动力学模型逐步成为

未来动力学模型的发展趋势［１７］。 基于此，本文将

系统地介绍这 ３ 类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重点

关注最新的详细动力学模型，并对其深入研究进

行了展望。

１　 生物质热解动力学

热解动力学研究是通过热解过程的动力学分

析来理解热解反应机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

可以预测热解反应速率及主要产物分布的动力学

模型。 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包含一系列化学反

应，揭示了反应物、中间体和产物之间的动态关

系，这些反应和相应的动力学参数是构建模型的

核心要素［１７］。
生物质热解机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

１８７５ 年，ＧＲＵＮＥＲ［１８］首次研究了热解反应条件对

气体、液体和固体产物产率的影响。 此后到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研究进展较缓慢。 在此阶段，木材 ／纤
维素的热解动力学研究受到关注。 １９５６ 年，
ＳＴＡＭＭ［１９］研究了木材和纤维素的热降解动力学，
并提出了一级反应模型。 １９７０ 年，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

调研了木材和相关物质的热解数据，并提出热解

可以通过不同的反应途径进行。 １９７９ 年，描述纤

维素热解的经典 Ｂｒｏｉｄｏ－Ｓｈａｆｉｚａｄｅｈ（Ｂ－Ｓ）模型被

提出［２１］。 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生物质热解动力

学模型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来，生物质热解的动力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其研究方法可大致分为 ２ 类：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策略（图 １）。

图 １　 生物质热解机理研究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

Ｆｉｇ． １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自上而下方法是指在宏观尺度上研究热解行

为，通常使用整个生物质或纤维素、半纤维素、木

质素作为原料，研究热解温度、升温速率等因素对

宏观热解动力学的影响。 其结果通常用包含集总

反应的全局动力学模型表示。 自下而上方法是指

在分子尺度上研究热解过程，通常使用生物质模

型化合物作为原料，通过构建分子尺度的反应网

络，并对基元反应和相关物质分别赋予动力学和

热力学参数，最终生成详细动力学模型。 半详细

动力学模型介于全局模型和详细模型之间。 这 ３
类模型将在下文详细描述。

此外，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还包括经验动

力学模型。 严格来讲，该模型不属于机理模型，不
包含任何热解机理信息，即不能解释生物质原料

解聚和热解产物形成的详细信息［８］。 经验模型是

基于大量实验数据或观测结果建立的模型，主要

用于拟合热解产物收率随热解温度或时间的经验

关系，是一种基于数学方法拟合输入输出关系，而
不考虑复杂的热解反应过程的模型。 在预测热解

产物分布方面，经验模型通常只对它们所适应的

条件范围有效，该范围取决于构建模型的实验数

据的生成条件。 因此，经验模型一般不适用于广

泛的外推和预测［８］。 随着热解实验数据的不断丰

富，经验模型的适用性逐渐增强。 ＮＥＶＥＳ 等［２２］通过

收集大量文献数据开发了一个生物质热解经验模型，
并发现尽管有各种类型的生物质，热解产物分布与

热解温度的函数关系也存在普遍趋势。 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生物质原料的元素组成仅在很窄的

范围内变化，即约 ４０％ ～ ６０％的碳、３０％ ～ ５０％的

氧、５％～８％的氢以及微量氮和硫［２］。 该研究结果

极大地拓展了经验模型的适用范围。 ＴＨＵＮＭＡＮ
等［２３］通过添加 ２ 个经验关系分别描述整个热解

过程的能量和元素守恒，开发了预测生物质热解

挥发物（包括 ＣＯ、ＣＯ２、Ｈ２、水、甲烷及焦油）分布的

经验模型。 该模型仅需输入 ３ 个参数，即生物质的

元素组成、热解焦炭的产率和反应温度。

２　 全局动力学模型

生物质热解的全局动力学模型通常使用热重

分析（ＴＧＡ）确定［２４］。 该模型旨在通过测定质量

损失和与反应时间有关的热解温度来了解生物质

热解的表观动力学。 通常，生物质热解过程中观

察到的质量损失可分为 ３ 个阶段，如图 ２（ ａ）所

示。 第一阶段对应生物质中自由水的蒸发；第二

阶段对应热解挥发性产物的释放，是生物质热解

的主要阶段；第三阶段是生物炭的形成，此阶段中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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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的重量略有损失［２５］。 微商热重曲线（图 ２
（ｂ））显示了生物质 ３ 种主要成分的热解温度范

围，即半纤维素为 ２００ ～ ３８０ ℃，纤维素为 ３００ ～
４００ ℃，木质素为＞４００ ℃ ［２６］。

图 ２　 生物质热解的 ＴＧ 和 ＤＴＧ 曲线

Ｆｉｇ． 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Ｇ ａｎｄ ＤＴＧ ｆｏ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热重研究只能得到集总产物的产率，因此全

局动力学模型通常用集总反应表示，如生物质转

化为焦炭、总液体和总气体。 其中，单步全局模型

是最简单的全局模型。 该模型将生物质转化为焦

炭和挥发分（液体和气体）２ 种产物描述为单步一

级反应［２７］。 随着热解研究的深入，许多具有多步

反应的全局模型被提出（图 ３），它们可以追踪热

解过程中集总产物的产率。 其中，对纤维素热解

全局机制的研究最为广泛，最流行的例子是 Ｂ－Ｓ
模型（图 ３（ａ）） ［２１］。 该模型认为纤维素首先分解

为代表液态中间相的活性纤维素，然后活性纤维

素通过 ２ 个竞争反应进行降解：一个生成生物油，
另一个生成焦炭和气体。 该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

实验数据，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图 ３（ｂ） ～ （ｄ）

中的模型是在 Ｂ － Ｓ 模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的［２８－３０］，这些模型都以活性纤维素作为中间体，
也有不含活性纤维素的纤维素热解模型，如图 ３
（ｅ） ［３１］和（ ｆ） ［３２］ 所示。 通常，在解释纤维素热解

时，包含活性纤维素中间体的模型比不包含的模

型更精确［３３］。 相比之下，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热解

的全局动力学模型较少，因为它们的结构和热解

过程更加复杂。 大多数是在经典 Ｂ－Ｓ 模型的基础

上构建的，如图 ３（ ｇ） ［２８］ 和（ ｊ） ［２９］，并含有类似于

活性纤维素的中间体。 全局模型中集总反应的动

力学参数包括活化能（Ｅａ）和指前因子（Ａ），它们

通常通过不同升温速率下的热重实验，经过等转

化率模型如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 Ａｋａｈｉｒａ Ｓｕｎｏｓｅ
（ＫＡＳ）、Ｆｌｙｎｎ Ｗａｌｌ Ｏｚａｗａ（ＦＷＯ）推导得到［２７］。

图 ３　 生物质热解的集总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 ３　 Ｌｕｍｐｅ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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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热重实验存在传递影响，当前许多包

含传热、传质和反应器影响的全局模型已被构

建［３４］。 然而，全局模型仍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

性。 例如，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没有考虑生物

质、单个中间物和产物的分子结构［３５］。 全局模型

不包含任何单个产物的形成路径，即不能对热解

过程中产生的单个物种进行预测。 此外，热重实

验在较低的升温速率下进行，其结果不能直接用

于描述高升温速率下的快速热解动力学。

３　 半详细动力学模型

随着热解机理研究的深入，全局模型中的集

总反应被进一步拆分为多步反应，以合理预测更

小的集总产物及部分单个热解产物的产率，这样

的模型被称为半详细动力学模型［３６］。 相比全局

模型，该模型包含更多的集总反应组，也可以再现

热重失重曲线［３７］。
最流行的半详细动力学模型是 ＲＡＮＺＩ 及其

同事基于他们前期工作提出的［３８－３９］。 该模型中

包含的集总反应和相应的动力学参数见表 １。 模

型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单独热解机理

组合而成，并未考虑 ３ 种组分在热解过程中的相

互作用。 在纤维素热解中，第一步有纤维素转化

为活性纤维素（ＣＥＬＬＡ）和焦炭的 ２ 个竞争反应。
形成的 ＣＥＬＬＡ 再次通过 ２ 个竞争反应分解，分别

产生单组分左旋葡萄糖（ＬＶＧ）和多组分小分子挥

发分。 半纤维素的初级热解反应包含 ２ 个竞争反

应，分别得到中间物 ＨＣＥ１ 和 ＨＣＥ２。 它们随后发

生进一步热解得到挥发分和焦炭。 对于木质素的

热解，由于其复杂的异质结构导致无法用单一的

模型化合物表示木质素。 基于此，ＲＡＮＺＩ 等［３７］ 提

出了一种“三模型化合物表示法”来描述木质素组

成及结构（图 ４）。 ＬＩＧ－Ｃ、ＬＩＧ－Ｏ 和 ＬＩＧ－Ｈ 分别

富含碳、氧和氢，可以较好地模拟木质素的组成特

征。 ＬＩＧ－Ｃ、ＬＩＧ－Ｏ 和 ＬＩＧ－Ｈ 的初级热解导致了

中间体 ＬＩＧ－ＣＣ、ＬＩＧ－ＯＨ 和 ＬＩＧ 的形成。 通过进

一步热解，形成的中间体转化为焦炭、气体产物、
酚类化合物（如苯酚）和简单的含氧碳氢化合物

（如甲醇和甲醛）。 这些集总反应的动力学参数主

要是通过热重实验获得。
表 １　 生物质热解的半详细动力学模型［３８］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ｓｅｍｉ－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３８］

热解反应 动力学参数 Ａ（ｓ－１），Ｅａ（ｋＪ ／ ｍｏｌ）

纤维素

ＣＥＬＬ → ＣＥＬＬＡ １．５×１０１４ ｅｘｐ（－４７ ０００ ／ ＲＴ）

ＣＥＬＬＡ →
０．４ ＨＡＡ＋０． ０５ ＧＬＹＯＣ＋ ０． １５ ＣＨ３ ＣＨＯ＋ ０． ２５ ＨＭＦＵ＋ ０． ３５ ＡＬＤ３＋ ０． １５ ＣＨ３ ＯＨ＋ ０． ３ ＣＨ２ Ｏ＋
０．６１ ＣＯ＋０．３６ ＣＯ２＋０．０５ Ｈ２＋０．９３ Ｈ２Ｏ＋０．０２ ＨＣＯＯＨ＋０．０５ Ｃ３Ｈ６Ｏ２＋０．０５ Ｇ（ＣＨ４）

２．５×１０６ ｅｘｐ（－１９ １００ ／ ＲＴ）

ＣＥＬＬＡ → ＬＶＧ ３．３×Ｔ ｅｘｐ（－１０ ０００ ／ ＲＴ）
ＣＥＬＬ → ５ Ｈ２Ｏ＋６ ＣＨＡＲ ６．０×１０７ ｅｘｐ（－３１ ０００ ／ ＲＴ）

半纤维素

ＧＭＳＷ → ０．７０ ＨＣＥ１＋０．３０ ＨＣＥ２ １×１０１０ ｅｘｐ（－３１ ０００ ／ ＲＴ）

ＸＹＨＷ → ０．３５ ＨＣＥ１＋０．６５ ＨＣＥ２ １×１０１０ ｅｘｐ（－２８ ５００ ／ ＲＴ）

ＨＣＥ１ → ０．６ ＸＹＬＡＮ＋０．２ Ｃ３Ｈ６Ｏ２＋０．１２ ＧＬＹＯＸ＋０．２ ＦＵＲＦ＋０．４ Ｈ２Ｏ＋０．０８ Ｇ（Ｈ２）＋０．１６ ＣＯ ３．０×Ｔ ｅｘｐ（－１１ ０００ ／ ＲＴ）

ＨＣＥ１ →
０．４ Ｈ２Ｏ＋０．７９ ＣＯ２＋０．０５ ＨＣＯＯＨ＋０．６９ ＣＯ＋０．０１ Ｇ（ＣＯ）＋０．０１ Ｇ（Ｃ０２）＋０．３５ Ｇ（Ｈ２）＋０．３ ＣＨ２Ｏ
＋０．９ Ｇ（ＣＯＨ２）＋０．６２５ Ｇ（ＣＨ４）＋０．３７５ Ｇ（Ｃ２Ｈ４）＋０．８７５ ＣＨＡＲ １．８×１０－３Ｔ ｅｘｐ（－３ ０００ ／ ＲＴ）

ＨＣＥ２ →
０．２ Ｈ２Ｏ＋０．２７５ ＣＯ＋０．２７５ ＣＯ２＋０．４ ＣＨ２Ｏ＋０．１ Ｃ２Ｈ５ＯＨ＋０．０５ ＨＡＡ＋０．３５ ＡＣＡＣ＋０．０２５ ＨＣＯＯＨ＋
０．２５ Ｇ（ＣＨ４）＋０．３ Ｇ（ＣＨ３ＯＨ）＋０．２２５ Ｇ（Ｃ２Ｈ４）＋０．４ Ｇ（ＣＯ２）＋０．７２５ Ｇ（ＣＯＨ２）

５．０×１０９ ｅｘｐ（－３１ ５００ ／ ＲＴ）

木质素

ＬＩＧＣ →
０．３５ ＬＩＧＣＣ＋０．１ ＣＯＵＭＡＲＹＬ＋０．０８ ＰＨＥＮＯＬ＋０．４１ Ｃ２Ｈ４＋１．０ Ｈ２Ｏ＋０．７ Ｇ（ＣＯＨ２）＋０．３ ＣＨ２Ｏ＋
０．３２ ＣＯ＋０．４９５ Ｇ（ＣＨ４）

１．０×１０１１ ｅｘｐ（－３７ ２００ ／ ＲＴ）

ＬＩＧＨ → ＬＩＧＯＨ＋０．５ ＡＬＤ３＋０．５ Ｃ２Ｈ４＋０．２ ＨＡＡ＋０．１ ＣＯ＋０．１ Ｇ（Ｈ２） ６．７×１０１２ ｅｘｐ（－３７ ５００ ／ ＲＴ）

ＬＩＧＯ → ＬＩＧＯＨ＋ＣＯ２ ３．３×１０８ ｅｘｐ（－２５ ５００ ／ ＲＴ）

ＬＩＧＣＣ →
０．３ ＣＯＵＭＡＲＹＬ＋０．２ ＰＨＥＮＯＬ＋０．３５ ＨＡＡ＋０．７ Ｈ２Ｏ＋０．６５ ＣＨ４＋０．６ Ｃ２Ｈ４＋Ｈ２＋１．４ ＣＯ＋
０．４ Ｇ（ＣＯ）＋６．７５ ＣＨＡＲ

１．０×１０４ ｅｘｐ（－２４ ８００ ／ ＲＴ）

ＬＩＧＯＨ →
０．９ ＬＩＧ＋Ｈ２Ｏ＋０．１ ＣＨ４＋０．６ ＣＨ３ＯＨ＋０．０５ Ｇ（Ｈ２）＋０．３ Ｇ（ＣＨ３ＯＨ）＋０．０５ ＣＯ２＋０．６５ ＣＯ＋
０．６ Ｇ（ＣＯ）＋０．０５ ＨＣＯＯＨ＋０．８５ Ｇ（ＣＯＨ２）＋０．３５ Ｇ（ＣＨ４）＋０．２ Ｇ（Ｃ２Ｈ４）＋４．２５ ＣＨＡＲ １．０×１０８ ｅｘｐ（－３０ ０００ ／ ＲＴ）

ＬＩＧ → ０．７ ＦＥ２ＭＡＣＲ＋０．３ ＡＮＩＳＯＬＥ＋０．３ ＣＯ＋０．３ Ｇ（ＣＯ）＋０．３ ＣＨ３ＣＨＯ ４．０×Ｔ ｅｘｐ（－１２ ０００ ／ Ｒ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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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热解反应 动力学参数 Ａ（ｓ－１），Ｅａ（ｋＪ ／ ｍｏｌ）

木质素

ＬＩＧ →
０．６ Ｈ２Ｏ＋０．４ ＣＯ＋０．２ ＣＨ４＋０．４ ＣＨ２Ｏ＋０．２ Ｇ（ＣＯ）＋０．４ Ｇ（ＣＨ４）＋０．５ Ｇ（Ｃ２Ｈ４）＋
０．４ Ｇ（ＣＨ３ＯＨ）＋２ Ｇ（ＣＯＨ２）＋６ ＣＨＡＲ ８．３×１０－２Ｔ ｅｘｐ（－８ ０００ ／ ＲＴ）

ＬＩＧ → ０．６ Ｈ２Ｏ＋２．６ ＣＯ＋１．１ ＣＨ４＋０．４ ＣＨ２Ｏ＋Ｃ２Ｈ４＋０．４ ＣＨ３ＯＨ １．０×１０７ ｅｘｐ（－２４ ３００ ／ ＲＴ）
提取物

ＴＧＬ → ＡＣＲＯＬ＋３ ＦＦＡ ７．０×１０１２ ｅｘｐ（－４５ ７００ ／ ＲＴ）
ＴＡＮＮ → ０．８５ ＦＥＮＯＬ＋０．１５ Ｇ（ＰＨＥＮＯＬ）＋Ｇ（ＣＯ）＋Ｈ２Ｏ＋ＩＴＡＮＮ ２．０×１０１ ｅｘｐ（－１０ ０００ ／ ＲＴ）
ＩＴＡＮＮ → ５ ＣＨＡＲ＋２ ＣＯ＋Ｈ２Ｏ＋Ｇ（ＣＯＨ２） １．０×１０３ ｅｘｐ（－２５ ０００ ／ ＲＴ）

相变

Ｇ（ＣＯ２） → ＣＯ２ １．０×１０６ ｅｘｐ（－２４ ０００ ／ ＲＴ）
Ｇ（ＣＯ） → ＣＯ ５．０×１０１２ ｅｘｐ（－５０ ０００ ／ ＲＴ）

Ｇ（ＣＯＨ２） → ＣＯ＋Ｈ２ １．５×１０１２ ｅｘｐ（－７１ ０００ ／ ＲＴ）
Ｇ（Ｈ２） → Ｈ２ ５．０×１０１１ ｅｘｐ（－７５ ０００ ／ ＲＴ）
Ｇ（ＣＨ４） → ＣＨ４ ５．０×１０１２ ｅｘｐ（－７１ ５００ ／ ＲＴ）

Ｇ（ＣＨ３ＯＨ）→ ＣＨ３ＯＨ ２．０×１０１２ ｅｘｐ（－５０ ０００ ／ ＲＴ）
Ｇ（Ｃ２Ｈ４） → Ｃ２Ｈ４ ５．０×１０１２ ｅｘｐ（－７１ ５００ ／ ＲＴ）

Ｇ（ＰＨＥＮＯＬ）→ ＰＨＥＮＯＬ １．５×１０１２ ｅｘｐ（－７１ ０００ ／ ＲＴ）
ＡＣＱＵＡ → Ｈ２Ｏ １．０×Ｔ ｅｘｐ（－８ ０００ ／ ＲＴ）

　 　 注：Ｒ 表示摩尔气体常数，数值为 ８．３１４ Ｊ ／ （ｍｏｌ·Ｋ）；Ｔ 表示热解温度，Ｋ

注：ＬＩＧ－Ｃ 代表不含甲氧基的软木木质素；ＬＩＧ－Ｏ 和 ＬＩＧ－Ｈ 代表硬木木质素并含有甲氧基

图 ４　 木质素结构参考单元［３７］

Ｆｉｇ． 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ｌｉｇｎ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３７］

　 　 ＲＡＮＺＩ 等［３８］ 将该模型扩展到适用于生物质

提取物如甘油三酯和单宁的热解，并考虑了软木

和硬木生物质之间的组成差异。 进一步地，他们

将一些重要热解产物的二级气相热解反应纳入该

模型，并将生物质原料的组成用 Ｖａｎ Ｋｒｅｖｉｌｅｎ 图描

述［３９］。 该图是用木质、非木质和类草生物质的大

型数据库构建的。 因此，优化后的模型适用于更

广泛的生物质原料。 然而，该模型的一个明显缺

点是不同单个热解机理的简单叠加，没有考虑这

些元素的相互作用。

４　 详细动力学模型

详细动力学模型的发展得益于近 ２０ 年热解

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计算化学在热解领域的应

用。 详细动力学主要关注反应物在热解过程中如

何演变成产物，因此，对热解产物的定性、定量分

析，跟踪包括自由基和不稳定分子在内的热解中

间体至关重要。 当前，Ｐｙ－ＧＣ－ＭＳ ／ ＦＩＤ 被广泛用

于热解产物的定性、定量分析［４０－４３］。 ＶＡＮ ＧＥＥＭ
等［４４－４６］ 将该设备进一步优化以获得更精确的定

性、定量数据，包括用二维 ＧＣ 替换一维 ＧＣ，并外

接一个定制的 ＧＣ 用来在线分析永久气体（Ｈ２、
ＣＯ）和水等产物。 生物油组分的沸点和极性范围

很广，分子量范围从 ５０ ～ ２ ０００ Ｄａ［４７］。 热解生物

油的完整表征需要多种分析技术的结合，如气相

色谱（ＧＣ）、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凝胶渗透色谱

（ＧＰＣ）、高分辨质谱（ＨＲＭＳ）等［４８］。 对于热解自

由基等中间物的检测，表 ２ 对当前部分先进的表

征技术作了简要介绍，包括粒子时空分辨漫反射

原位光谱（ＳＴＲ－ＤＲｉＳＰ） ［４９］，同步加速器真空紫外

光电离质谱（ＳＶＵＶ－ＰＩＭＳ） ［５０］，以及成像光电子－
光电离子符合光谱（ｉＰＥＰＩＣＯ）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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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用于检测热解中间体的先进表征技术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表征技术 特点 研究案例

ＳＴＲ－ＤＲｉＳＰ
热解过程中的生物质成分可以在高空间 （ １０ μｍ） 和时间

（１ ｍｓ）分辨率上测定；
测定传递受限的动力学参数

黄杨的热解［４９］

ＳＶＵＶ－ＰＩＭＳ
分析物最小碎片化；
采集时间短，实时分析灵敏度高；
检测气相中间体

纤维素热解［５２］ ；

α－Ｏ－４和 β－Ｏ－４ 木质素模型化合物热解［５３］

ｉＰＥＰＩＣＯ
有效识别异构体；
气相中间体可以在分子没有碎裂的情况下进行鉴定

二苯醚和愈创木酚热解［５１］ ；

愈创木酚催化快速热解［５４］

　 　 量子化学计算可以帮助揭示原子或分子水平

的生物质热解机理。 例如，密度泛函理论（ＤＦＴ）
被广泛用来计算热解物质的键解离能（ＢＤＥ）和基

元反应的能垒（Ｅａ）。 这些数据可以用来研究不同

反应之间的竞争关系［５５］，生物质组分内部或之间

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催化剂的催化效果，从而指

导分子水平反应网络的构建［５６］。 当反应网络建

立后，需要计算所有物种的热力学参数和所有基

元反应的速率系数，这些值对于详细动力学模型

的模拟必不可少。 由于生物质热解过程中涉及的

物种和反应数较多，而且许多物种都是自由基，因
此，热力学、动力学数据几乎不可能通过实验全部

获得。 在此情况下，ＤＦＴ 计算可以作为这些数据

的可靠来源。 进一步地，考虑到详细动力学模型

的手动构建十分繁琐且容易出错，一些研究团队

开发了自动动力学模型生成软件，例如麻省理工

学院的 ＲＭＧ［５７］、明尼苏达大学的 ＲＩＮＧ［５８］和根特

大学的 ＧＥＮＥＳＹＳ［５９］ 等。 他们开发的软件已成功

应用于小分子燃料热解和燃烧动力学模型的自动

生成，但很少用于生物质或其模型化合物的热解，
主要是由于对生物质热解过程缺乏深入的了解。
例如，许多重要的热解反应仍有待被揭示，然后被

纳入详细模型。 现阶段，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这些

工具来快速获取必要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参数，如
基于其特定估计方法的开源软件包 ＲＭＧ［５７］。 对

于关键的热解反应，仍然建议通过精确的 ＤＦＴ 计

算获得这些参数［６０］。
４􀆰 １　 纤维素

ＶＩＮＵ 和 ＢＲＯＡＤＢＥＬＴ［６１］开发了一个基于协

同反应机理的纤维素热解动力学模型。 与全局 ／
半详细动力学模型不同，该模型包含了 ９９ 个基元

反应，并追踪了 ４０ 种低分子量产物（ＬＭＷＰ）的形

成路径。 这些基元反应可以分为 ４ 类：（１）纤维素

通过协同反应转化为 ＬＶＧ 和葡萄糖；（２）糖醛的

形成路径；（３）葡萄糖转化为各种低分子量产物；
（４）葡萄糖转化过程中的中间物进一步降解为甲

醛、乙二醛、乙醛、３－氧代丁醛和焦炭。 这些反应

的速率系数大多是基于 ＤＦＴ 计算或从文献中获

得，相同的反应族使用同样的速率参数。 该模型

已使用 ＰＡＴＷＡＲＤＨＡＮ 等［６２］ 的实验数据进行了

验证，模型预测的产物产率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ＺＨＡＮＧ 等［６２］提出了一种新的协同反应机理，通
过 ＤＦＴ 计算揭示了纤维素的初级热解，该反应会

导致甲醛的形成。 他们还发现 Ｈ＋ 在破坏纤维素

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ＮＯＲＩＮＡＧＡ 等［６３］通过两级管式反应器，研究

了纤维素初级热解产物在气相中发生二级热解的

动力学，提出了包含约 ８ ０００ 个基元反应和 ５００ 个

物种的动力学模型。 该模型的主体结构是 ＨＯＷ⁃
ＡＲＤ 和 ＲＩＣＨＴＥＲ 开发的碳氢化合物燃烧模

型［６４］，在进一步的扩展中纳入了其他文献中报道

的数千个基元反应，包括更详细的碳氢化合物热

解［６５］，含氧化合物热解［６６］ 和芳香烃热解［３７］。 该

模型中的反应速率系数首先从已有文献获取，如
果文献未报道，则通过 ＲＭＧ 软件进行估算。 该模

型可以较好地预测 Ｈ２、ＣＯ、ＣＯ２、ＣＨ４和 Ｃ２Ｈ４等主

要产物的实验产率，对其他物种如甲醇和 Ｃ３烃的

预测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该模型的一个明显缺

点是没有考虑凝聚相中的热解反应。 在未来发展

出凝聚相热解动力学模型后，可以考虑与此气相

热解模型进行耦合，得到描述整个热解过程的动

力学模型。
此外，纤维素的许多物理性质也会影响其热

解动力学。 例如，纤维素的结晶度是决定其热稳

定性的关键因素，会间接影响某些热解阶段的活

化能。 在较低的温度下，无定形纤维素比结晶纤

维素更容易分解［６７］。 ＭＵＫＡＲＡＫＡＴＥ 等［６７］ 研究

了具有不同形态和结晶度的纤维素的快速热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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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果表明，在纤维素的快速热解过程中，晶体

的变形和相对结晶度会影响初级产物的分布及产

率。 ＣＨＥＮ 等［６７］ 通过 ＴＧＡ 实验研究了 ３ 种不同

类型生物质的热解，发现纤维素结晶度与纤维素

热降解的活化能呈正相关关系。
４􀆰 ２　 半纤维素

关于半纤维素热解的详细动力学研究文献不

多。 许多半纤维素的热解实验表明其主要反应化

学类似于纤维素热解，这主要是由于半纤维素和纤

维素具有相似的聚合物结构。 基于此，一些与纤维

素热解路径相似的半纤维素反应路径被提出。
ＺＨＯＵ 等［６８］开发了第一个详细的半纤维素热

解动力学模型。 他们首先建立了从玉米秸秆中提

取的半纤维素原料的结构模型，该原料主要是阿

拉伯木聚糖。 构建的动力学模型包含了 ５０４ 个基

元反应和 １１４ 个物种，详细描述了半纤维素链的

断裂反应、中间物种的转化和 ５０ 种低分子量产物

的形成。 其基元反应动力学参数主要来源于

ＶＩＮＵ 和 ＢＲＯＡＤＢＥＬＴ 开发的纤维素热解动力学

模型［６１］。 模型中半纤维素的初级热解由类似于

纤维素热解的协同反应组成。 初级热解产物包括

木糖单体和聚合度降低的阿拉伯木聚糖。 形成的

单体经过一系列协同反应（包括开环、脱水、逆羟

醛缩合和酮烯醇互变异构反应）转化为各种热解

产物，这些协同反应类似于 ＢＲＯＡＤＢＥＬＴ 团队先

前报道的葡萄糖热解转化路径［６９－７２］。
４􀆰 ３　 木质素

ＦＡＲＡＶＥＬＬＩ 等［７３］ 首先建立了木质素热解的

详细动力学模型。 该模型不仅可以预测木质素降

解速率，还可以预测部分挥发性物质的产率。 尽

管他们使用模型化合物（图 ４）来表示木质素结

构，并使用了部分集总反应来简化热解过程，但提

出的动力学模型仍包含 ５００ 个反应和约 １００ 种物

质。 该模型中的反应动力学参数主要参考气相条

件下的热解反应和相关文献［７４］。 当前，生物质结

构的表征技术仍然有限，开发一种合适的分子重

构方法来表示木质素结构仍然极具挑战。 尽管如

此，这项工作为建立完整而详细的木质素热解动

力学模型奠定了基础。
基于 ＦＡＲＡＶＥＬＬＩ 等提出的模型， ＨＯＵＧＨ

等［７５］开发了一个更详细的木质素热解动力学模

型，涉及 ４０６ 个基元反应和 ９３ 个物种。 主要变化

包括：（１）在 ＦＡＲＡＶＥＬＬＩ 等的动力学方案中增加

了 ８ 个反应；（２）基于 ＤＦＴ 计算了初级反应的动

力学参数。 该模型可以预测木质素热解过程中物

种和官能团随时间的演化。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代码编写

是该模型的另一个主要优点，因此该模型使用和

复制较为简单。 然而，该模型仅被慢速热解的实

验数据进行了验证。 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因于当前

尚未获得木质素快速热解的严格动力学控制的实

验数据。 ＨＯＵＧＨ 等［７６］通过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

机器学习方法实现了减少模型求解时间，进一步

优化了该模型，详细动力学模型的计算成本降低

了 ４ 个数量级，并且模型的预测能力保持在高精

度范围。
ＦＵＲＵＴＡＮＩ 等［７７］ 使用了大量前期工作中的

热解实验数据［７７－７８］，验证 ＨＯＵＧＨ 等在快速热解

条件下提出的木质素热解动力学模型，主要包括 ３
种木质素 （酶水解木质素、有机溶剂木质素和

Ｋｌａｓｏｎ 木质素）在 ５００ ～ ９５０ ℃的两级管式反应器

上快速热解的数据。 他们首先估计了反应器中木

质素颗粒的升温速率为 １０ ～ １０４ Ｋ ／ ｓ。 经过验证

后，发现焦炭和水的模型产率与实验值基本一致。
然而，在高温下，焦油产量被高估，ＣＯ 产量被低

估。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动力学模型中没有包

含焦油裂解反应。 因此，他们通过增加焦油的二

级气相热解反应优化了 ＨＯＵＧＨ 等的模型。 优化

后，Ｃ２Ｈ６、Ｃ３Ｈ６和 ＣＨ３ＯＨ 的模型预测产率接近高

温下的实验值。
最近，ＹＡＮＥＺ 等［７９］ 开发了一个耦合模型，该

模型由木质素结构模型和具有 ４ ３１３ 个基元反应

和 １ ６１５ 个物种的热解动力学模型耦合而成。 木

质素结构模型是由 １００ 个复杂分子组成的小麦秸

秆木质素数据库（表 ３），该库可表示任何复杂的

木质素结构。 经统计验证表明，该结构模型符合 ４
个实验测得的木质素性质，即单体（Ｐ、Ｇ 和 Ｓ 单

元，分别表示对羟苯基木质素、愈创木基木质素
表 ３　 木质素库性质的模拟值和实验值比较［８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ｅ［８２］

目标类型 细节 实验值 模拟值

单体比例

对羟苯基 ６ ２９．６１

愈创木基 ６４ ６．０１

紫丁香基 ３０ ６４．３８

连接键比例

β－Ｏ－４ ７９ ７８．９７

β－５ １１ １０．８２

５－５ １０ １０．２２

平均分子量 Ｄａ — ４ ２１０ ４ ２６３

分支系数 — ０．２２５ ０ ０．２２５ ９

·４７·



李　 亮等　 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研究进展

和紫丁香基木质素）组成、键型组成、分子量分布

和分支系数。 热解反应动力学模型的构建方法与

ＢＲＯＡＤＢＥＬＴ 团队先前报道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的方法相似，即反应族方法（图 ５）。 该模型中每

个反应族的速率参数都来源于 ＫＬＥＩＮ 和 ＶＩＲＫ 的

研究工作［８０］。 其中，部分指前因子（Ａ）在合理范

围内进行了优化，最大程度与 ＰＡＴＷＡＲＤＡＮ 等［８１］

报道的实验数据相匹配。 该模型详细描述了木质

素大分子热解转化为大量轻质气体、可冷凝化合

物、焦炭和许多复杂的芳香族物质的过程。 此外，
该模型可以预测热解挥发分和分子量随时间变化

的分布。

图 ５　 ＹＡＮＥＺ 等建立的木质素热解动力学模型中的反应族［７９］

Ｆｉｇ． ５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ＹＡＮＥＺ ｅｔ ａｌ［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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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生物质

尽管有关生物质热解的研究已被广泛报道，
但当前对其热解机理的理解还远不够深入。 考虑

到生物质热解过程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及

无机化合物之间存在的潜在相互作用［３５］，整个生

物质热解的详细动力学模型并不是这些单独组分

热解模型的简单叠加。 生物质热解机理研究的最

终目的是得到一个完整的生物质热解详细动力学

模型。 尽管这样的模型尚未建立，但相关文章的

数量正在增加。 一个例子是 ＲＡＮＺＩ 团队开发的

ＣＲＥＣＫ 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已经持续迭代开发了

大约 ４８ 年并仍在优化完善中［８３］。 ＣＲＥＣＫ 动力学

模型中的动力学方案是分层和模块化组织的，即
从“氢机制”开始，一直到“宽温度范围内的完整

机制” ［８４］。 ２０１９ 年，ＰＥＬＵＣＣＨＩ 等［８４］ 首次系统地

将生物油中酚类化合物的热解和燃烧纳入该模

型，并用实验数据验证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这项

工作主要涉及生物质热解中的二级反应，未来可

以与其他模型如初级热解机理合并，为开发整个

生物质的详细动力学模型奠定了基础。

５　 结论及展望

理想情况下，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应包含

全部必要的基元反应，同时保持可控的大小（即有

限的基元反应数）以允许相对快速的计算机模拟，
并可以在广泛的原料和工艺条件下准确预测每个

热解产物的产率。 建立一个详细的理想模型远远

超出了目前对生物质热解的计算要求和机理理

解。 未来，生物质热解的动力学研究和详细模型

的发展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动力学实验方面

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１）精确定量更多的热解产物。 一方面，由于

生物质热解过程中形成的高分子量的多环芳香烃

（ＰＡＨｓ）不在 ＧＣ 检测范围内，因此仅依靠在线

ＧＣ 分析可能无法检测部分大分子热解产物。 当

前，其他表征方法如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凝胶

渗透色谱（ＧＰＣ）、高分辨质谱（ＨＲＭＳ）等难以直

接连接到热解反应器进行在线分析。 另一方面，
为了获得本征动力学数据，实验室规模的热解装

置通常只产生微克级的生物油，因此难以收集这

些热解产物用于后续的离线分析。 目前，一种可

能的改进方法是使用耐高温的 ＧＣ 柱，如 ＭＸＴ 柱

允许 ＧＣ 烘箱温度高达 ４３０ ℃。 与许多文献中

２８０～３００ ℃的最终烘箱温度相比，这大大增加了

检测 ＰＡＨｓ 的可能性［８５］。 新鉴定和定量的低聚物

（如二聚体和三聚体）将对热解机理提供新的重要

见解。
（２）实时精准定量包括中间体在内的热解物

质。 在线质谱 （ＭＳ） 相关技术，如光电离质谱

（ＰＩＭＳ），可以追踪生物质热解过程中物种浓度的

动态变化。 然而由于电离效率、采样稳定性等因

素的影响，这些量化结果并不准确，因此进一步提

高其定量准确性或开发更先进的分析技术将加快

详细动力学建模的发展。
（３）实时测定中间凝聚相的性质，包括组分、

反应性和该相态中的反应。 通过使用高速相机的

直接观察，已经充分证明了生物质热解过程中中

间液相的存在。 捕捉到的相态演变表明它的寿命

非常短，通常＜１ ｓ［８６］。 研究其形成机制对于理解

最终产物分布至关重要。 由于中间相寿命短、热
解温度高和反应溶液复杂，目前的实验技术（如原

位红外）将难以表征凝聚相的组分和反应。 中间液

相性质的原位检测可能需要快速响应，即 １ ｍｓ 或更

短时间，未来可针对这一点开发新的实验技术。
在详细动力学模型发展方面，未来可以考虑

以下几点。
（１）获取大量精确的实验数据，尤其是本征动

力学数据。 基于 ＤＦＴ 计算或自动动力学生成软件

构建的详细动力学模型必须经过实验数据的验证

和优化。
（２）基于新发现的重要热解反应及时完善反

应族并纳入详细动力学模型。 当前许多重要的热

解基元反应尚未被发现，这是迄今为止自动动力

学生成工具很少用于生物质或其模型化合物热解

的主要原因。 随着越来越多的基本反应被发现，
建立一套完整的反应族，然后通过自动化软件获

得足够的动力学模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一步

骤可以从简单的模型化合物开始，然后到复杂的

化合物，最后到天然的生物质。
（３）与植物学专家合作，开发一种合适的生物

质分子表示方法以尽可能多地反映生物质的特

性。 对于这一部分，读者可以参考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等

的综述［８７］。 此外，应尽可能地使用定性（组成、结
构）清晰的生物质作为构建详细动力学模型的

原料。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ＬＩ Ｙ， ＬＡＮ Ｓ， ＲＹＢＥＲＧ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６０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ａｎｄ ａｍ⁃

·６７·



李　 亮等　 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研究进展

ｍｏｎｉａ 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Ｊ］ ． Ｉ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２４（６）： １０２５１３
－１０２５３９．

［２］ 　 ＴＵＲＳＩ 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 ． Ｂｉｏｆｕ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９， ６
（２）： ９６２－９７９．

［３］ 　 ＦＡＨＭＹ Ｔ Ｙ Ａ， ＦＡＨＭＹ Ｙ， ＭＯＢＡＲＡＫ Ｆ，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
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２０， ２２（１）： １７－３２．

［４］ 　 ＷＡＮＧ Ｓ， ＤＡＩ Ｇ， Ｙ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
ｒｏｌｙｓ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６２： ３３－８６．

［５］ 　 ＢＲＩＤＧＷＡＴＥＲ 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ａｒｔ Ｉ ［ Ｊ］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ａｔｔｈ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６２（１）： １１８－１３０．

［６］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Ａ， ＰＡＴＲＡ Ｂ Ｒ， ＰＯＤＤＥＲ Ｊ， 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ｒｏｍ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ｏｒ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Ｊ］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２， ９： ８７０１８４－８７０２０６．

［７］ 　 ＰＡＴＥＬ Ｍ， ＺＨＡＮＧ Ｘ， ＫＵＭＡＲ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６， ５３： １４８６－１４９９．

［８］ 　 ＳＨＡＲＩＦＺＡＤＥＨ Ｍ， ＳＡＤＥＱＺＡＤＥＨ Ｍ， ＧＵＯ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ｏｉｌ ｕｐ⁃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 ７１： １
－８０．

［９］ 　 ＨＵ Ｘ， ＧＨＯＬＩＺＡＤＥＨ 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

ｏｉｌ［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２０，
１３４： １１０１２４－１１０１５０．

［１０］ 　 ＫＵＭＡＲ Ｒ， ＳＴＲＥＺＯＶ Ｖ．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

ｏｉ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ｏｉ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２１， １３５： １１０１５２－１１０１８２．

［１１］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Ｋ， ＣＹＦＦＫＡ Ｋ， ＲＥＵＭＥＲＭＡＮ Ｐ，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ｔ ｐｏｔａｔｏ：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ｔｏ 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３， １３（１）： ３７－５２．

［１２］ 　 ＺＡＩＮＩ Ｉ Ｎ， ＳＯＰＨＯＮＲＡＴ Ｎ， ＳＪÖＢＬＯＭ Ｋ， ｅｔ 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Ｃｏ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２， ｂｉ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ｏｉｌ［Ｊ］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０２１， ９（３）： ４１５
－４３４．

［１３］ 　 ＭＥＴＴＬＥＲ Ｍ Ｓ， ＶＬＡＣＨＯＳ Ｄ Ｇ， ＤＡＵＥＮＨＡＵＥＲ Ｐ Ｊ． Ｔｏｐ
ｔｅ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５（７）： ７７９７
－７８０９．

［１４］ 　 ＡＮＳＡＲＩ Ｋ Ｂ， ＡＲＯＲＡ Ｊ Ｓ， ＣＨＥＷ Ｊ Ｗ， ｅｔ ａｌ．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ｂｉｏ－ｏｉｌ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５８（３５）： １５８３８－１５８５２．

［１５］ 　 ＣＨＯＩ Ｙ Ｓ， ＳＩＮＧＨ Ｒ， ＺＨＡ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ｌｉｇｎ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β－Ｏ－ ４ ａｎｄ α－Ｏ－ 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Ｊ］ ． Ｇｒｅｅ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６， １８（６）： １７６２－１７７３．

［１６］ 　 ＫＩＭ Ｋ Ｈ， ＢＡＩ Ｘ， ＢＲＯＷＮ Ｒ Ｃ．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ｍｅ⁃
ｔｈｏｘ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α－Ｏ－４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ｉｍｅ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０（１）： ２５４－２６３．

［１７］ 　 ＶＡＮ Ｇｅｅｍ Ｋ．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ｓｔｏｃｋｓ［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４５： ２９５－３６２．

［１８］ 　 ＧＲＵＮＥＲ Ｍ Ｌ． Ｔｒａｉｔé ｄｅ ｍé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ｅ［ Ｍ］ ． Ｐａｒｉｓ： Ｄｕｎｏｄ，
１８７５： １．　

［１９］ 　 ＳＴＡＭＭ Ａ Ｊ．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５６， ４８（３）： ４１３－４１７．

［２０］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 Ｆ．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 Ｊ］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
１９７０， １４（２）： ２６１－２７２．

［２１］ 　 ＢＲＡＤＢＵＲＹ Ａ Ｇ Ｗ， ＳＡＫＡＩ Ｙ， ＳＨＡＦＩＺＡＤＥＨ Ｆ． Ａ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９， ２３（１１）： ３２７１－３２８０．

［２２］ 　 ＮＥＶＥＳ Ｄ， ＴＨＵＮＭＡＮ Ｈ， ＳＥＥＭＡＮＮ Ｍ，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Ｃ］．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ＥＴＡ－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２００９．

［２３］ 　 ＴＨＵＮＭＡＮ Ｈ， ＮＩＫＬＡＳＳＯＮ Ｆ， ＪＯＨＮＳＳＯＮ Ｆ，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ｇ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ｏｄ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ｏｒ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ｓ［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０１， １５（６）： １４８８－１４９７．

［２４］ 　 ＭＥＨＲＡＢＩＡＮ Ｒ， ＳＣＨＡＲＬＥＲ Ｒ， ＯＢＥＲＮＢＥＲＧＥＲ Ｉ．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ＧＡ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Ｊ］ ． Ｆｕｅｌ， ２０１２， ９３（１）： ５６７－５７５．

［２５］ 　 ＯＮＧ Ｈ Ｃ， ＣＨＥＮ Ｗ Ｈ， ＳＩＮＧＨ Ｙ，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ｆｕ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 ＴＧ－ＦＴＩ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２０９： １１２６３４－１１２６５４．

［２６］ 　 ＥＳＣＡＬＡＮＴＥ Ｊ， ＣＨＥＮ Ｗ Ｈ， ＴＡＢＡＴＡＢＡＥＩ Ｍ， ｅｔ ａｌ． Ｐｙｒｏ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ａｌｇ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ａｓｔ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ｆｕ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ＧＡ）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２２， １６９： １１２９１４
－１１２９３４．

［２７］ 　 ＰＡＰＡＲＩ Ｓ， ＨＡＷＢＯＬＤＴ Ｋ．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ｏ ｂｉｏ－ｏｉ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Ｊ］ ．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５， ５２： １５８０
－１５９５．

［２８］ 　 ＭＩＬＬＥＲ Ｒ Ｓ， ＢＥＬＬＡＮ Ｊ．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ｇ⁃
ｎｉ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Ｊ］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
１２６（１－６）： ９７－１３７．

［２９］ 　 ＫＯＵＦＯＰＡＮＯＳ Ｃ Ａ， ＬＵＣＣＨＥＳＩ Ａ， ＭＡＳＣＨＩＯ Ｇ．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７７·



能 源 环 境 保 护 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Ｊ］ ．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８９，
６７（１）： ７５－８４．

［３０］ 　 ＤＩＥＢＯＬＤ Ｊ Ｐ．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
ｌｕｌｏｓｅ［Ｊ］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１９９４， ７（１－６）： ７５－８５．

［３１］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Ｒ Ｋ．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Ｉ．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Ｊ ］ ．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８８， ６６（３）： ４０３－４１２．

［３２］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Ｒ Ｋ．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ｖｒｏｌｖ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Ｉ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ｋｉｌｚｅｒ⁃ｂｉｏｉｄ ｍｏｄｅｌ ［ Ｊ ］ ．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８８， ６６ （ ３）：
４１３－４１８．

［３３］ 　 ＣＯＮＥＳＡ Ｊ Ａ，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Ｊ Ａ， ＭＡＲＣＩＬＬＡ Ａ，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
ｌｕｌｏｓｅ［Ｊ］ ．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５， ２５４： １７５－１９２．

［３４］ 　 ＫＯＵＦＯＰＡＮＯＳ Ｃ Ａ， ＰＡＰＡＹＡＮＮＡＫＯＳ Ｎ， ＭＡＳＣＨＩＯ Ｇ，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 ．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 ６９（４）： ９０７－９１５．

［３５］ 　 ＨＡＭＥＥＤ Ｓ， ＳＨＡＲＭＡ Ａ， ＰＡＲＥＥＫ Ｖ，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Ｊ］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９， １２３： １０４－１２２．

［３６］ 　 ＤＡＧＡＵＴ Ｐ， ＲＩＳＴＯＲＩ Ａ， ＦＲＡＳＳＯＬＤＡＴＩ Ａ，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ｅｃａｌｉｎ ｏｘ⁃
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ｖｅｒ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３， ３４ （ １）： ２８９
－２９６．

［３７］ 　 ＲＡＮＺＩ Ｅ， ＣＵＯＣＩ Ａ， ＦＡＲＡＶＥＬＬＩ Ｔ，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ｋｉｎｅｔ⁃
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０８， ２２（６）：
４２９２－４３００．

［３８］ 　 ＲＡＮＺＩ Ｅ， ＤＥＢＩＡＧＩ Ｐ Ｅ Ａ， ＦＲＡＳＳＯＬＤＡＴＩ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Ｉ：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ＡＣ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５（ ４）： ２８６７
－２８８１．

［３９］ 　 ＲＡＮＺＩ Ｅ， ＤＥＢＩＡＧＩ Ｐ Ｅ Ａ， ＦＲＡＳＳＯＬＤＡＴＩ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ＩＩ：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ｇａｓ－ｐｈａ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Ｃ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５ （ ４）：
２８８２－２８９６．

［４０］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 Ｃ， ＳＡＮＤＳＴＲÖＭ Ｌ， ÖＨＲＭＡＮ Ｏ Ｇ Ｗ， ｅｔ
ａｌ． Ｃｏ－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ｉｌｏｔ ｓｃａｌ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８， １３４： １０２－１１３．

［４１］ 　 ＤＯＢＥＬＥ Ｇ， ＺＨＵＲＩＮＳＨ Ａ， ＶＯＬＰＥＲＴＳ Ａ，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ｖｏｇｌｕｃｏｓｅｎｏｎ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ｗ －

ｔｙｐ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 ． Ｗ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５４（２）： ３８３－４００．

［４２］ 　 ＳＵＰＲＩＹＡＮＴＯ， ＹＬＩＴＥＲＶＯ Ｐ，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Ｔ．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ｓｔ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２１， １５８： １０５２４８
－１０５２５６．

［４３］ 　 ＫＨＡＮＧ Ｔ Ｕ， ＫＩＭ Ｍ Ｊ， ＹＯＯ Ｊ Ｉ， ｅｔ ａｌ．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ｌｋａｎｏ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ｎｏｍ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Ｐｙ－ＧＣ ／ Ｍ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２１， １７４： ４４９－４５６．

［４４］ 　 ＬＩ Ｌ， ＶＡＮ Ｄｅ Ｖｉｊｖｅｒ Ｒ，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Ａ，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ｉｎｎａ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２１， ３５（１５）： １２２１６－１２２２６．

［４５］ 　 ＬＩ Ｌ， ＶＡＮ Ｄｅ Ｖｉｊｖｅｒ Ｒ，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Ａ，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ｓ－ｐｈａｓ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ｉｎｎａ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２２， ３６（１９）： １２０３１－１２０４５．

［４６］ 　 ＬＩ Ｌ， ＶＡＮ Ｄｅ Ｖｉｊｖｅｒ Ｒ， ＶＡＮ Ｇｅｅｍ Ｋ 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ｓ－ｐｈａｓ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ｎｇｏｌ［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２３， ３７（１０）： ７２４６－７２５９．

［４７］ 　 ＷＡＮＧ Ｙ， ＨＡＮ Ｙ， ＨＵ Ｗ，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ｏｉ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４３（１）： ３６０－３７１．

［４８］ 　 ＢＡＹＥＲＢＡＣＨ Ｒ， ＭＥＩＥＲ 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ｉｎ⁃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ｌｉｑｕｉｄｓ （ 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 ｌｉｇｎｉｎ） ．
Ｐａｒｔ Ｉ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ｉｃ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９， ８５（１－２）：
９８－１０７．

［４９］ 　 ＰＡＵＬＳＥＮ Ａ Ｄ， ＨＯＵＧＨ Ｂ 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 Ｌ， ｅｔ ａｌ．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ｏｄ ｆｏｒ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ｓｉｔｕ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 ． ＣｈｅｍＳｕｓＣｈｅｍ，
２０１４， ７（３）： ７６５－７７６．

［５０］ 　 ＷＡＮＧ Ｙ， ＺＨＵ Ｙ， ＺＨＯＵ Ｚ， ｅｔ 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ｏｌｉｄ
ｆｕ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
ｖａｃｕｕｍ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ｐｈｏｔｏ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 ． Ｅｎｅ⁃
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１６， ３０（３）： １５３４－１５４３．

［５１］ 　 ＣＵＳＴＯＤＩＳ Ｖ Ｂ Ｆ， ＨＥＭＢＥＲＧＥＲ Ｐ， ＭＡ Ｚ，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 ２０１４， １１８（２９）： ８５２４
－８５３１．

［５２］ 　 ＤＵＦＯＵＲ Ａ， ＷＥＮＧ Ｊ， ＪＩＡ Ｌ，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 ｐｈｏｔｏｉｏｎｉ⁃
ｓ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 ． ＲＳ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１４）：
４７８６－４７９２．

［５３］ 　 ＨＥ Ｔ， ＺＨＡＮＧ Ｙ， ＺＨＵ Ｙ， ｅｔ 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ｙ 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 ｖａｃｕｕｍ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ｐｈｏｔｏ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 Ｊ ］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１６， ３０（３）： ２２０４－２２０８．

［５４］ 　 ＨＥＭＢＥＲＧＥＲ Ｐ， ＣＵＳＴＯＤＩＳ Ｖ Ｂ Ｆ， ＢＯＤＩ Ａ，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８（１）： １５９４６－１５９５４．

［５５］ 　 ＹＡＮＧ Ｘ， ＦＵ Ｚ， ＨＡＮ Ｄ， ｅｔ ａｌ．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０， １４７： １１２０－１１３０．

［５６］ 　 ＨＵ Ｂ， ＺＨＡＮＧ Ｂ， ＸＩＥ Ｗ Ｌ，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ｑｕａｎ⁃
ｔｕｍ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ｏ⁃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２０， ３４ （ ９）：
１０３８４－１０４４０．

［５７］ 　 ＧＡＯ Ｃ Ｗ， ＡＬＬＥＮ Ｊ Ｗ， ＧＲＥＥＮ Ｗ Ｈ， 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

·８７·



李　 亮等　 生物质热解动力学模型研究进展

ａｎｉｓ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６，
２０３： ２１２－２２５．

［５８］ 　 ＲＡＮＧＡＲＡＪＡＮ Ｓ， ＢＨＡＮ Ａ， ＤＡＯＵＴＩＤＩＳ 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ｉ⁃
ｅｎｔｅｄ ｒｕｌｅ －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ＮＧ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４５： １１４－１２３．

［５９］ 　 ＶＡＮＤＥＷＩＥＬＥ Ｎ Ｍ， ＶＡＮ Ｇｅｅｍ Ｋ Ｍ， ＲＥＹＮＩＥＲＳ Ｍ Ｆ，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ｓｙｓ：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ｅｍｏ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ｓ［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０７： ５２６
－５３８．

［６０］ 　 ＶＥＲＭＥＩＲＥ Ｆ Ｈ，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Ｎ Ｈ Ｈ， ＨＥＲＢＩＮＥＴ Ｏ，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ｍｅｔｈａｎｅ［ Ｊ］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 ２０１８，
１９０： ２７０－２８３．

［６１］ 　 ＶＩＮＵ Ｒ， ＢＲＯＡＤＢＥＬＴ Ｌ Ｊ．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ａｓｔ ｐｙ⁃
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ｂｉｏ－ｏｉｌ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５
（１２）： ９８０８－９８２６．

［６２］ 　 ＰＡＴＷＡＲＤＨＡＮ Ｐ Ｒ， ＳＡＴＲＩＯ Ｊ Ａ， ＢＲＯＷＮ Ｒ Ｃ，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９， ８６（２）： ３２３－３３０．

［６３］ 　 ＮＯＲＩＮＡＧＡ Ｋ， ＳＨＯＪＩ Ｔ， ＫＵＤＯ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ｖａｐｏｕｒ－ｐｈａｓｅ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ｕ⁃
ｌｏｓｅ［Ｊ］ ． Ｆｕｅｌ， ２０１３， １０３： １４１－１５０．

［６４］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Ｈ， ＨＯＷＡＲＤ Ｊ Ｂ．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 ｒｉｎｇ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ａｎｄ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ｆｌａｍｅｓ ［ Ｊ ］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４ （ １１）： ２０３８
－２０５５．

［６５］ 　 ＳＨＥＮＧ Ｃ Ｙ， ＤＥＡＮ Ａ Ｍ．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ｓ－ｐｈａｓ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ｏｄ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ｆ ａ ｓｏｌｉｄ－ｏｘｉｄｅ 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 ２００４， １０８（１７）： ３７７２－３７８３．

［６６］ 　 ＰＡＲＫ Ｊ， ＺＨＵ Ｒ Ｓ， ＬＩＮ Ｍ Ｃ．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ａ⁃
ｎｏｌ． Ｉ． Ａｂ ｉｎｉｔｉｏ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ｏｒｂｉｔａｌ ／ Ｒｉｃｅ－Ｒａｍｓｐｅｒｇｅｒ－Ｋａｓｓｅｌ－

Ｍａｒｃｕ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１１７ （ ７）： ３２２４
－３２３１．

［６７］ 　 ＷＡＮＧ Ｚ，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Ｇ， ＷＥＳＴＥＲＨＯＦ Ｒ Ｊ Ｍ，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ｉｑｕｉ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３， １００： ５６
－６６．

［６８］ 　 ＺＨＯＵ Ｘ， ＬＩ Ｗ， ＭＡＢＯＮ Ｒ， 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１１（５）： １２４０－１２６０．

［６９］ 　 ＺＨＯＵ Ｘ， ＮＯＬＴＥ Ｍ Ｗ， ＳＨＡＮＫＳ Ｂ Ｈ，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ａｔ ｇｌｕｃｏ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５３（３４）： １３２９０－１３３０１．

［７０］ 　 ＺＨＯＵ Ｘ， ＮＯＬＴＥ Ｍ Ｗ， ＭＡＹＥＳ Ｈ Ｂ，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ａｔ ｇｌｕｃｏ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ｅ⁃
ｔａｉｌ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
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５３（３４）： １３２７４－１３２８９．

［７１］ 　 ＺＨＯＵ Ｘ， ＭＡＹＥＳ Ｈ Ｂ， ＢＲＯＡＤＢＥＬＴ Ｌ Ｊ， ｅｔ ａｌ．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
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ｅｄ ＮａＣｌ ｐａｒｔ 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Ｊ］ ． ＡＩＣ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６２（３）： ７７８－７９１．

［７２］ 　 ＺＨＯＵ Ｘ， ＭＡＹＥＳ Ｈ Ｂ， ＢＲＯＡＤＢＥＬＴ Ｌ Ｊ， ｅｔ ａｌ．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
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ｅｄ ＮａＣｌ ｐａｒｔ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 Ｊ ］ ．
ＡＩＣ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６２（３）： ７６６－７７７．

［７３］ 　 ＦＡＲＡＶＥＬＬＩ Ｔ， ＦＲＡＳＳＯＬＤＡＴＩ Ａ， ＭＩＧＬＩＡＶＡＣＣＡ 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ｓ
［Ｊ］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０， ３４（３）： ２９０－３０１．

［７４］ 　 ＤＥＮＴＥ Ｍ， ＢＯＺＺＡＮＯ Ｇ， ＦＡＲＡＶＥＬＬＩ Ｔ， ｅｔ 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ｇ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ｐｈａｓｅ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３２： ５１－１６６．

［７５］ 　 ＨＯＵＧＨ Ｂ Ｒ，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Ｄ Ｔ， ＰＦＡＥＮＤＴＮＥＲ Ｊ．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５５（３４）： ９１４７－９１５３．

［７６］ 　 ＨＯＵＧＨ Ｂ Ｒ， ＢＥＣＫ Ｄ Ａ Ｃ，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Ｄ Ｔ，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Ｒｅ⁃
ｄｕ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１０４： ５６－６３．

［７７］ 　 ＦＵＲＵＴＡＮＩ Ｙ， ＫＵＤＯ Ｓ， ＨＡＹＡＳＨＩ Ｊ Ｉｃｈｉｒｏ，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ｉｎｇ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ｍｉ－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Ｊ］ ． Ｆｕｅｌ，
２０１８， ２１２： ５１５－５２２．

［７８］ 　 ＹＡＮＧ Ｈ， ＡＰＰＡＲＩ Ｓ， ＫＵＤＯ Ｓ，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４， ９３（１０）： ９８６－９９４．

［７９］ 　 ＹＡＮＥＺ Ａ Ｊ， 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 Ｐ， ＬＩ Ｗ， ｅｔ ａｌ．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１８， ３２（２）： １８２２－１８３０．

［８０］ 　 ＫＬＥＩＮ Ｍ Ｔ， ＶＩＲＫ Ｐ 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ｔｈｅｒｍｏｌｙｓｉ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０８， ２２（４）： ２１７５－２１８２．

［８１］ 　 ＰＡＴＷＡＲＤＨＡＮ Ｐ Ｒ， ＢＲＯＷＮ Ｒ Ｃ， ＳＨＡＮＫＳ Ｂ 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
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Ｊ］ ． ＣｈｅｍＳｕｓＣｈｅｍ， ２０１１， ４
（１１）： １６２９－１６３６．

［８２］ 　 ＹＡＮＥＺ Ａ Ｊ， ＬＩ Ｗ， ＭＡＢＯＮ Ｒ，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Ｊ］ ． Ｅｎ⁃
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２０１６， ３０（７）： ５８３５－５８４５．

［８３］ 　 ＤＥＮＴＥ Ｍ， ＲＡＮＺＩ Ｅ， ＧＯＯＳＳＥＮＳ Ａ Ｇ．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ｅｆｉｎ ｙｉｅｌｄｓ ｆｒｏｍ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ＳＰＹＲＯ）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７９， ３（１－４）： ６１－７５．

［８４］ 　 ＰＥＪＰＩＣＨＥＳＴＡＫＵＬ Ｗ， ＲＡＮＺＩ Ｅ， ＰＥＬＵＣＣＨＩ Ｍ， ｅｔ ａｌ． 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ｏ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 ｌａｍｉｎａｒ ｆｌａｍｅｓ ａｔ ｆｕｅｌ－

ｒｉｃ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９７·



能 源 环 境 保 护 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２０１９， ３７（１）： １０１３－１０２１．
［８５］ 　 ＤＡＯ Ｔｈｉ Ｈ， ＶＡＮ Ａｅｌｓｔ Ｋ，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ｏｓｃｈ Ｓ，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ｍｏｎ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ｅ ｗ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ＧＣ×ＧＣ
－ＦＩＤ ／ ＭＳ［Ｊ］ ． Ｇｒｅｅ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２２， ２４（１）： １９１－２０６．

［８６］ 　 ＤＡＵＥＮＨＡＵＥＲ Ｐ Ｊ， ＣＯＬＢＹ Ｊ Ｌ， ＢＡＬＯＮＥＫ Ｃ Ｍ， 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Ｊ］ ． Ｇｒｅｅ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９， １１ （ １０）：
１５５５－１５６１．

［８７］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Ｑｕｉｒｏｇａ Ａ， ＶＡＮ Ｇｅｅｍ Ｋ Ｍ， ＭＡＲＩＮ Ｇ Ｂ．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Ｊ］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７， ７
（３）： ３０５－３１７．

·０８·


